道 · 太极 · 混元 初考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禹 飞
    余自幼好武术，喜道功，八十年代初受业于太极宗师冯公志强先生，于“太极”二字每日把玩，略有一得；于师口传心授之 “混元”之义亦颇有感悟，遂萌追根溯源之念，起攀缘问鼎之思,探“混元”之源，究“太极”之道。然若研“混元太极”之理，必先明“道”而后知也。本文意在探“混元太极”之渊源广奥，导习练太极拳之明理正道，为太极拳爱好者综合一些有价值的资料，以提高对太极拳的悟性和理解。余深感“混元太极”理精法密，研之难穷其理，习之难尽其技，窥之难觅其奥，究之难得其博。故乃朝夕摩荡性命，须臾不离太极；悟其理而练其功，感其道而养其心。今将考释之“道”、“太极”、“混元”所得之一二，奉于各位方家，以一孔之见，博之一笑，勉为铺路，实所幸也。

一、“道”之初考释：

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史籍中，最早提出“道”之概念者是《易经》。《易经·系词上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”。在易卦中，符号“   ”为阴，“   ”为阳。阴阳相合成四象曰：太阴“   ”、太阳“   ”、少阴“   ”、少阳“   ”， 四象相合成八卦，八卦成而三才定、五行生，故而天地万物遂生焉。在易卦中，“乾”卦为纯阳卦，故其统天而生万物；“坤”卦为纯阴卦，故其顺“乾” 而成万物。。“乾”卦生生不已，是为善；“坤”以厚德载物，故曰性。余以为：善为德之聚，性乃道之衢。道德既立，性善自在其中也。是故一阴一阳乃成万物之本，万物之生化以“道”之“理”阴消阳息，生生不已，变化无穷。“道”遂成为本体之最普适的概念。因“道”之普适性及抽象性，才使其具有“形而上”之特性：即可感而不可见，可思而不可问，是为无形之形。而形而下者皆为可见、可感，可触、可悦之有形之物，故谓之“器”。《易经·系词上》曰：“ 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是故《易经》之道乃以阴阳为“器”、 以所以阴阳者为“道”也。

从现存典籍来看，对“道”之论述最具权威者莫过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如他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。有名，万物之母。”（第一章）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；强之为名，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”（第二十五章）因此老子之“道”被后人誉为先天之大道。大道者，具普适、抽象、概括之义也`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运之万物而恒通也。其特性为：“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。故混而为一。一者，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绳之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是为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，是为惚恍。”（第十四章）此处之“夷”：无际也；“希”：无声也；“微”：无形也。“夷”、“希”、“微”者，神秘莫测也，故“不可致诘”，即不可相问。“皦”：清晰也。“昧”：昏暗也。不明不暗，故曰混混沌沌，恍恍惚惚。由此可见，老子之道还是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、看不见、听不到、摸不着、实实在在的、恍惚不清的东西。故宇宙万物之生化按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（四十一章）的图式来演化。这就表明“道”为天地万物的始基。老子认为：道虽为万物之祖，但产生万物却非出于意志，故称之为“自然”，谓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（二十五章）道既无名、无欲、无为而又实“在”，则人类之最高认识便是知“道”，最高德行便是修“道”，最高治世之方便是守“道”。故愈以天地万物之形象、性质、名称去解道，就离道愈远；反之，对天地万物忘之愈干净，则离道愈近。因此，“虽智大迷，是谓要妙。”修道就是要保持道之本性，即身心内外的纯朴。不去求儒家的所谓德、仁、义、礼。原因是：德、仁、义、礼非人类原有之德性，而是大道丧失之结果。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，”“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，”“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”（十八章）人之尔虞我诈即始于“礼”。故人类若要保持混蒙之德性，就必须修淳朴自然之道，达返朴归真之境。此即无为之道也。
汉初《黄帝四经》继承了《易》与《老子》之道，并对“道”赋以新的涵义。《黄帝四经·道原》曰：“恒先之初，逥同大虚，虚同为一，恒一而止。湿湿梦梦，未有明晦。”即为天地未成之前“道”已存在。是一混沌之“大虚”。其特点是：“盈四海之内，又包其外。”故至大无外；“精微之所不能至。”故又至小无内。“高不可察，深不可测。”“人皆以之，莫知其名。人皆用之，莫见其形。”然对其存在，四经概括为“一”：“一者其号也，虚其舍也，无为其素也，和其用也。”对“虚、无、和”言，只有气方能具备，因此道之实体是为气。然此“道”又具有本体之特征，为万物生成之本。故又可称之为“一”，也叫“理”。“一者，道之本也。”（《十六经·成法》）“理之所在，谓之道”“执道循礼，必从本始。”（《经法》）此处之“道”、“理”、“一”为同一义。即普遍规律者：“道”也；具体事物者：“理”也。故又云：“四时有度，天地之理也。日月星辰有数，天地之纪也。三时成功，一时刑杀。天地之道也。… …一立一废，一生一杀，四时代正，终而复始，事之理也。”当此“道”结合人事时，即表现为个人之行事、道德和修养的先见之明。故曰：“道者，神明之原也。处于度之内而见之于度之外者也。处于度之内者，不言而信。见之于度之外者，言而不可易也。处于度之内者，静而不可移也。见于度之外者，动而不可化也。动而静而不移，动而不化，故曰神。神明者，见知之稽也。”（《经法·名理》）这段话的意思是：人之聪慧、精神皆源于“道”，“神明”即精神，得之则可有见知之明。所以人之愚智，皆因对“道”之体验不同而异矣。“慧生正，正生静，静则平，平则宁，宁则素，素则精，精则神，至神之极知不惑。”（《经法·论》）智慧源与精神，人若能以“道”之理去修身养性，其聪慧自会达至精至微，无所不知。能“知人之所不能知，服人之所不能得。”

在春秋战国时期，《管子》沿用老子之道，别开蹊径，以“精气”解道，曰 ：“凡道无所，善心安处；心静气理，道乃可止。”是说道无定所，遇善辄驻；心静则气不乱、气不乱则道存。又曰：“能正能静，然后能定；定心在中，耳目聪明，四肢坚固，可以为精舍。”（《管子·内业》）可见道与精皆居于心内，心性喜静恶燥，心能安定，气则不乱，身体方能康健。又曰：“道在天地之间也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”（《管子·心术上》）又曰：“精也者，气之精者也。”认为道中之精是精气，是气之精微者。“凡物之精，比则为生，下生五谷，上为列星，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，藏于胸中谓之圣人。”（《管子·内业》）认为物中之精气相合而生成万物，在地为五谷，在天为列星，流于天地为鬼神，入于人体为圣人。“精存自生，其外安荣，内藏以为泉原，浩然和平，以为气渊。渊之不涸，四体乃固；泉之不竭，九窍遂通；乃能穷天地，被四海，中无惑意，外无邪菑。”（《管子·内业》）认为精气存在人就能生。精气是生命的源泉，这个源泉不涸竭，人之身体就平安无恙，四肢九窍就强健灵通。天地万物生发在于道居其中、精居其中。《管子》在老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道之具体内容，以精气解道，赋道以实在性与可知性，为后来之道家的丹功修炼奠定了基础。就直观而言，《管子》所述之道实为“气”也，它弥漫于太空，茫茫无际，虚无缥缈，无孔不入；但又细小纤微，难以名状，构成虚无之本体来说明自身与万事万物之联系。为统一世界构成奠定了本体论之物质基础。

稍后之庄子《南华经》，以深邃广博之思维，怪诞恢宏之观点，磅礴淋漓之语言，令历代饱学之士望洋兴叹。深邃者，纯粹思辩之谓也，由纯粹思辩，直探世界本原，其文也磅礴浩茫；怪诞者，主客体之矛盾表现于外也，其文也恢诡憰怪。在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曰：“夫道，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故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。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。”此处，太极指最大极限。六极指空间极限。即说明对“道”的认识是不能用人的一般认识去看待的。它可以超越与人生和时空，具某种不可知论的特征。庄子继承了老子无为无形之道，认为“道”既超于上古、又超于天地。但“道”又与社会、自然现象相联系并客观存在着。在《庄子·知北游》中他说：“夫道，窅然难言哉。将为汝言其崖略。夫昭昭生于冥冥，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，形本生于精，而万物以形相生。故九窍者胎生，八窍者卵生。其来无迹，其往无崖，无门无房，四达之皇皇也。邀于此者，四肢僵，思虑恂达，耳目聪明，其用心不劳，其应物无方。天不得不高，地不得不广，日月不得不行，万物不得不昌，此其道与！”即“道”为冥冥之在，虽无形而生万物，往来无碍而无处不有。它可以强肌体，达思虑，使天为高，使地为广，使星辰运行，使万物昌盛，故“道”为一无所不有、无所不能、无有意志、无法感知的天地万物之本原。这一点庄子比老子更直率，《天地篇》说：“行于万物者道也”《渔父篇》说：“且道者，万物之所由也。庶物，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；为事，逆之则败，顺之则成。”所以他把有形之物、有为之思，皆不承认是“道”。《天地篇》曰：“夫道，覆载万物者也，洋洋乎大哉。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。无为为之之为天，无为言之之为德，爱人利物之为仁，不同同之之为大。”庄子在此把万物之现象与道之本体相结合，在《齐物论》中引出了道之本体：“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，万物一马也。”（“指”与“马”是先秦理论界争论名实关系的中心问题。名是反映事物的概念；实是被反映的事物。名辩派提出“指非指”的命题。前一个“指”是一个概念所转化来的事物，又称“物指”；后一个“指”是概念本身。前者是具体的，后者是抽象的，故“物指”不是“指”）既是说：指本非指，马本非马；以指喻指、以马喻马皆未触其质。其意谓：从概念出发来说明与之相应的事物不是概念，不如从事物出发来说明与之相应的概念不是事物。天地万物，其质本无区别，无论概念或事物，皆为“道”也。这就将概念、万物还原于“道”。但其“道”又有两种涵义：其一近于《管子》之道，含义为“气”，“通天下一气尔。”（《知北游》）其二是将“道”与人之“精神”相联系。譬如人生入世，一经由道而秉受形体，就如同野马奔驰，在日月如梭之流动中走向死亡。功名利禄、荣辱得失，皆为梦幻。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因此，人生之道应超越尘世，追求精神境界，达到“坐忘”即“庄周梦蝶”之境。忘掉仁义、礼乐、身体、思想、聪明、才智及一切物欲享受，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与大通。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而且要“忘乎物，忘乎天，其名为忘己，忘己之人，是之谓入于天”（《庄子·天地》）至若 “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，”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方达于“天道”之境。融深邃与怪诞于一炉的辩证法，使庄子之“道”成为后世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。

 西汉之时，由于生产力发展，人对宇宙之认识亦相对提高。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著《淮南子》，以探讨人之认识世界的问题。应该说，它是对汉初黄老之学的继承与发展。不仅对世界起源做了更为详尽有力的解释，而且对“道”的涵义赋予了更为精确的论述。其《原道训》曰：“大道坦坦，去身不远，求之近者，往而复返。”喻“道”为一通行之大道。并描述其涵义曰：“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柝八极；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，包裹天地，秉授无形；原流泉浡，冲而徐盈；混混滑滑，浊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于天地，横之而弥于四海，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，舒之幎于六合，卷之不盈于一握。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，横四维而含阴阳，紘宇宙而章三光。”“道”虽如此微妙莫测，但其又无形无声、无知无欲、无所不在；宇宙顺其源流变化而由无至有、由混沌而清晰，一切事物各显其性、与道相应，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。《淮南子》认为老子之“道生一”实为“道始于一。一而不生，故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合和而万物生。”（《 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）这就修正了老子的观点，即在“一”之前无“道”也。“道”发端于“一”。一者，“无匹合于天下者也。卓然独立，块然独处，上通九天，下贯九野，员不中规，方不中矩，大浑而为一，叶累而无根，怀囊天地，为道关门。… …是故，视之不见其形，听之不闻其声，循之不得其身，无形而有形生焉，无声而五音鸣焉，无味而五味形焉，无色而五色成焉。是故有生于无，实出于虚。道者，一立而万物生矣。是故一之理，施四海，一之解，际天地。其全也，纯兮若朴；其散也，混兮若浊。浊而徐清，冲而徐盈；澹兮其若深渊，汛兮其若浮云；若无而有，若亡而存，万物之总，皆曰一孔；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门。其动无形，变化若神，其行无迹，常后而先。事故至人之治也”（《 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）可见“一”乃是天地万物生成之前就存在的东西，它“洞同天地，浑沌为朴，未造而成物，谓之太一。”（《 淮南子·诠言训》）这浑然一体、包容一切的“太一”，从整体上看它浑沌纯朴，弥散于空间，浑浊不清，如渊之深沉、云之飘荡，是为原始混沌物质。而后逐渐分化，清浊相分，形成天地万物。《 淮南子》把“道”看作世界演化过程的总轨道、总法则，认为一切事物都循“道”而发展变化。

西汉末，隐士严君平注《老子》曰：《老子指归》，这是阐发《老子》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。严君平才高德厚而终身不仕。曾为扬雄之师。《老子指归》与《 淮南子》一样，也把“道”理解为宇宙的普遍法则。不同的是：它指明了这一法则的内容，是“无为”或“自然”，否定“道始于一”，及法则源于原始物质的观点，认为是“无为”法则产生了原始物质和天地万物。恢复了老子“道生一”的思想。他说：“夫道之为物，无形无状，无心无意，不念不忘，无知无识，无首无向，无为无事，虚无澹泊，恍惚清净。”即谓道无形象、无声色、无意识、无作为，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听不到、无所事事。又曰：“其为化也，变于不变，动与不动、反以生复，复以生反；有以生无，无以生有，反覆相因，自然是守。”（卷三）。由此反覆所产生的变化运动是循“自然”之法的轨道而运行。《老子指归》继承了《淮南子》之无为之道，谓“自然”法则是“无为为之，万物兴矣；无事事之，万物遂矣。是故，无为者道之身体，而天地之始也。”（卷三）即“道”若无所为则万物兴，“道”若无所事则万物成。无为、“自然”即是道、即是万物之始祖。若问其故，曰：“无无无始，不可存在；无形无声，不可视听；秉无授有，不可言道；无无无之无，始未始之始，万物所由，性命所以，无有所名者谓之道。”（卷二）同老子一样，《指归》将这种不可名状之“无”名之曰“道”。道既为宗，则宇宙依道而生一、一生神明、神明生太和、太和生万物之序演化。故谓：“一者，道之子。”由于道抽象无为、无形之至极，故称之为“虚之虚”，亦为“无无无之无”（卷二）；“一”，原始混沌物也，故称之为“虚”，亦称无无之无（卷一）；“神明”，（卷一）细微弥漫之气也，因其“出入无户，往来无门” （卷二），变化莫测，故曰“神明”，又称之为 “神气”（卷六），因其次于一，故为“无之无”； “太和”为起和谐作用之气，故称之为“和气”或“妙气”，（卷六）因其又次于“神明”，故谓之“无”。 《指归》以“无为”为道、以“无为”为万物生化之本，遂引出万物自生自化之思想。发展了老子的无为思想。

东汉时期有化名河上公者注《老子章句》。河上公汲取了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老子指归》之宇宙演化论，认为“道”是“气”。因其为天地万物之始，故又称之为“元气”。他说：“道无形，混沌而生万物，乃在天地之前”。（二十五章注）。“道生万物，无所取有”（十章注）。“元气生万物而不有”（二章注）。此处以元气解道，表明元气与道异名而同实，皆指天地万物之祖。所谓“元气”，即原始之气、原初之气。在注《老子》“玄牝之门，是为天地之根”时说：“根，元也。言口鼻之门乃是通天地之元气所从往来。”河上公以“元”解“根”足以证明其“元”乃是老子所谓原始之义也。由此他引申到人之养生，认为天地之气乃是人之性命之源，故称之为“元气”；又引申到宇宙演化，认为天地万物皆源于原初之气，故谓之元气。依据老子之道，河上公亦描绘了一个宇宙演化模式：道生“一”，一又生阴气和阳气；阴阳二气生和气；阴气浊，阳气清，清、浊、和三气化成天、地、人；天主布施，地主生化，人主教化，三者协力生长万物。“道始所生者一也。一生阴与阳。阴阳生和气。清浊和三气分为天地人。天地人共生万物也。天施、地化、人长养之。”“万物之中皆有元气，得以和柔，若胸中有藏，骨中有髓，草木中有空虚；和气潜通，故得长生也。”（四十二章注）他以“元气”解道，首次建立了较系统的元气学说。

西汉时代，玄学盛行，扬雄以其渊博的才学，仿《易经》著《太玄》，仿《论语》著《法言》,以“玄”解“道”，独创一家，为后世道教的创立奠定了基本理论。其以“玄”解“道”，认为“玄”之基础即是元气。他说：“夫玄也者，天道也、地道也、人道也。”（《太玄图》）即把“玄”作为“道”。“玄”本源于老子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（《老子》第一章）其本意为之一种天之苍茫之色，引而深之为一种幽远难测、扑朔迷离之混沌性质，即“玄”乃宇宙之开端状态。（《太玄摛》）扬雄认为：“玄者，游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。”幽者，言其无形也；摛者，舒张展开之义。是故天地万物自“玄”而生。可见“玄”即“道”。其特点是：“阴阳玭参，深行无穷。”（《太玄首》）玭：珠也；参：参杂也。是说“玄”乃阴阳二气混沌未分之统一体。故玄之内容是元气，“大者含元气，纤者入无伦。”（《解謿》）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形成天地。阳气发散成天而转动，阴气凝聚为地而定型。阴阳二气，一分一合，化生万物万类。

扬雄以“玄”解“道”，直接影响了道教鼻祖葛洪。葛洪认为：惟有道教方能把握“道”之真义。他在《抱朴子·明本》中说：“凡言道者，上自两仪，下逮万物，莫不由之。但黄老执其本，儒墨治其末耳。”认为道为万物之始祖，只有黄帝、老子才掌握其本质。故道教奉老子为其教主。但由于“道”奇妙莫测，故称之为“玄”。“玄者，自然之始祖，而万殊之大宗也。眇眛乎其深也，故称微焉；绵邈乎其远也，故称妙焉。其高则冠盖乎九霄，其旷则笼罩乎八隅, … … 故玄之所在，其乐不穷。玄之所去，器弊神逝。… …其惟玄道，可与为永。”“夫玄道者，得之乎内，守之者外，用之者神，忘之者器，此思玄道之要言也。得之者贵，体之者富，高不可登，深不可测。出乎无上，入乎无下。经乎汗漫之门，游乎窈眇之野。逍遥恍惚之中，徜徉仿佛之表。”（《抱朴子·畅玄》）可见“玄”乃“道”之义，为天地万物之本原。故又可称之为“玄道”。“道”之所以玄妙，在于它是“神”，而“一”又是其原初存在，所谓：“道起于一”也。（《抱朴子·地真》）葛洪认为，“一”本非二物，由其功用划分，可一分为二：主本体之法者，乃是“真一”，主幻化之法者，谓之“玄一”，故曰：“一在北极大渊之中，前有明堂，后有绛宫；巍巍华盖，金楼穹隆；左罡右魁，激波扬空；玄芝被崖，朱草蒙珑；白玉嵯峨，日月垂光；历火过水，经玄涉黄；城阙交错，帷帐琳琅；龙虎列位，神人在旁；不施不与，一安其所；不迟不疾，一安其室；能暇能豫，一乃不去；守一存真，乃能通神；少欲约食，一乃留息；白刃临颈，思一得生；知一不难，难在于终；守之不失，可以无穷；路辟恶兽，水却蛟龙；不畏魍魉，挟毒之虫；鬼不敢近，刃不敢中。此真一之大略也。”而“玄一之道，亦要法也，无所不辟，与真一同功。吾《内篇》第一名之为《畅玄》者，正以此也。守玄一复易于守真一。真一有姓字长短服色，此玄一但自见之。初求之于日中，所谓知白守黑，欲死不得者也。然先当百日洁斋，乃可后求得之耳，亦不过三四日得之，得之守之亦不复去矣。”可见，葛洪之“道”，不仅以玄一解宇宙，而且直接用之于人身，，守一存真，修身养性。从而可以无所畏惧。其原因是因为，修道者均可得到宇宙之神的庇护。将其玄妙性与人之修仙结合起来，遂开道家内丹功之先河。

二、“太极”之初考释：
“太极”一词，始于《周易·系词》和《庄子》。《周易·系词》曰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《庄子·大宗师》曰：“夫道……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。” 
汉唐以降，人多以元气未分之状态为“太极”，且赋其以原始混沌物质之涵义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引《三统历》曰：“太极元气，函三为一。”汉·郑玄《周易注》曰：“太极，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。”汉·王充《论衡·谈气》曰：“元气未分，混沌为一。”唐·孔颖达《易·疏》曰：“太极，谓天地未分之前、元气混而为一，即太初、太一也。”自宋代周敦颐提出：“无极而太极“、“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”并以阴阳混合未分而为“太极”、以“太极”代替“道”的地位，遂使“太极”之说方得以流行。在此之前，基本是以“道”来论宇宙万物。（见前《道之初考释》）

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曰：“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。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阳变阴合，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器顺布，四时行焉。五行一阴阳也，阴阳一太极也，太极本无极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‘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’。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。”此一段话之义有二：一曰世界之本体为太极，本体“无形而有理”，万物统于五行、五行统于阴阳、阴阳统于太极，“无形”之“理”化生万物；二曰太极乃指精神而非物质。其解释曰：“动而无静，静而无动，物也；动而无动，静而无静，神也。动而无动，静而无静，非不动不静也。物则不通，神妙万物。”（《通书》）此处之“神”即为“太极”，是指精神性的本体。“神”之动与物之动是不同的，物之动静仅为机械之动静，动中无静，静中无动，此谓“物则不通”。“神”则是超动静的，万物之动乃为“神”所推动，故“神妙万物”。 周敦颐未明确说“太极”即“道”，但在实际上其“太极”已具有“道”和“理”之意义。故被称为“理学”的创始人

与周敦颐同时代的邵雍创立《易》学之先天象数学，并以“太极”解《易》及宇宙演化。他认为：“太极，一也。”“心为太极，又曰道为太极。”（《观物外篇》）“天生于动者也，地生于静者也，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。动之始则阳生焉，动之极则阴生焉，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。静之始则柔生焉，静之极则刚生焉，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。动之大者谓之太阳，动之小者谓之少阳，静之大者谓之太阴，静之小者谓之少阴。太阳为日，太阴为月，少阳为星，少阴为辰，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。静之大者谓之太柔，静之小者谓之少柔，动之大者谓之太刚，动之小者谓之少刚。太柔为水，太刚为火，少柔为土，少刚为石，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。”（《观物内篇》）即天地生于动静，天分阴阳，地分柔刚。阴阳柔刚，谓之四象。天之四象为日月星辰，地之四象为水火土石。由日月星辰而有寒暑昼夜之“变”，由水火土石而有雨露风雪之“化”。再由这八者化生万事万物。邵雍称自己之学为先天学，即宇宙演化图式之理在万物之前早已存在，因此，“先天学”不过是观念的或虚构的图式。“先天学，心法也”。这个先天的“心”又叫“太极”，也称为“道”。 “太极（心、道）一也，不动生二，二则神也。神生数，数生象，象生器。”（《观物外篇》）因此，“太极”即“道”这一精神性的本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。“道为天地之本，天地为万物之本。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，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。”“天由道而生，地由道而成，物由道而形，人由道而行，天地万物则异矣，其于道一也。”（《观物内篇》）“道”是无形无象之永恒的精神本体，天地人都是其派生物。

与周、邵同时期的张载，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家。他首开元气本体论的先河，创立了独特的“道”与“太极”体系。张载提出：“太和所谓道。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，是生氤氲相荡胜负曲伸之始”。把“太和”既看作是气之运动变化的状态，又看作是气之运动变化的过程。对于太极，他说：“有两则有一，是太极也。一物而两体，其太极之谓欤？”（《易说》卷三）“一物两体气也。”（《正蒙·参两》）气中含有“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”，就是阴阳二性，故称“一物两体”。他认为：“凡有状，皆有也；凡有，皆象也；凡象，皆气也。”（《正蒙·乾称》）阴阳交感则气有升降聚散，故其在《正蒙·太和》篇中云：“太虚不能无气。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。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。循是出入，是皆不得已而然也。”这里“太虚”即是指“气之本体”即“太和”，亦即“太极”也。张载还说：“由太虚，有天之名；由气化，有道之名；合虚与气，有性之名；合性与知觉，有心之名。”这说明，气有清浊，太虚之气是清的，“太虚为清，清则无碍，无碍故神。反清为浊，浊则碍，碍则形。”又说：“凡气清则通，昏则壅清极则神。”气“浮而上者阳之清”。故张载所谓“道”又为气之变化过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完待续）

注释：

①﹒老子，又称老聃，春秋末期周王朝掌管典籍的史官。他总结周王朝兴衰成败及百姓安危祸福的经验教训，把自己的感受述为五千言的文章，后世称为《老子·道德经》。上篇为“道”篇，下篇为“德”篇。

②．《黄帝四经》是湖南马王堆3号汉墓所出土之帛书中的四篇佚书。据考证约为战国中期作品。全书由《经法》、《十六经》、《称》及《道原》四篇组成，内容主要是指治世之说及黄老之“道”。

③．《管子》一书，学术界无定论，一般认为是一种学术论文集。部分文章反映的是春秋时期齐相管仲 的思想，其大部成于战国时期。该书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军事等内容，其中《内业》、《白心》、《心术》上、下篇，被后人称为《管子》四篇。

④．庄子，名庄周，战国时期宋国蒙（河南商丘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约为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人，曾做过小吏，终身不仕，在贫困中度过一生。其著作保存在《庄子》一书中，该书被道教誉为《南华经》。与老子《道德经》齐名。同被视为道教典籍。

⑤．《淮南子》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其门客所著的一部论文集。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，其博学多才，著《内书》二十一篇，《外书》多篇，《中篇》八卷，但只有《内书》保存至今。原名为《鸿烈》，后改为《淮南》，以后又合称为《淮南鸿烈》，简称为《淮南子》。其文二十一篇。上及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中及万物及人事，包罗万象。

⑥．《老子指归》是西汉末隐士严君平所著的一部阐发老子思想的著作。严为蜀郡成都人，常设摊为人卜筮，并讲述老子的学说。谢绝邀聘，终生不仕，蜀人常把他与孔子并提，并为其立祠。其书共十三卷，前七卷注《德》篇，后六卷注《道》篇，共七十二章。

⑦．河上公是传说中的人物。学术界说法不一，有说是西汉人，有说是东汉人，还有认为是东晋道士。其作《老子章句》以解老子之说，开“元气”解道之先河。

⑧．扬雄，字子云，西汉末成都人。自幼好学，曾从学于严君平。博学多才，好辞赋，虽身在朝中，其心却在著书立说上。后历经艰难，苦读典籍；仿《周易》而作《太玄》，仿《论语》而作《法言》。《太玄》文辞艰深晦涩；《法言》文辞浅近通俗。但都颇具哲理。

⑨．葛洪，字稚川，官方道教的始祖。活动跨东、西晋。其祖父曾在三国时期任吴太子少傅等要职。葛洪自幼无所爱好，不喜交游，闭门读书近万卷，后从军并任要职，在长期的军旅生涯和官场奔波中，感悟人生一世犹如昙花一现，遂蒙求修道长生之路，至广州罗浮山修道炼丹。其著有《抱朴子》内、外二篇。

⑩．周敦颐，字茂叔。北宋理学创始者。宋真宗至神宗时期人，道州营道县（湖南道县）人。其十五岁亡父，后随其母投奔娘舅郑向。郑向为当朝龙图阁学士。后荐周敦颐为县令，属中下层官吏。其为官清廉、梗直，生活简朴，一生传道授业。五十六岁时定居庐山莲花峰下讲学养病，次年病逝。其留有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于世。
11.邵雍，字尧夫，号康节，北宋真宗至神宗时期人。祖籍河北。幼随父迁居河南共城，家境贫寒。曾写周易贴于墙壁，日诵数十遍。一心倾于学术，屡谢绝朝廷任命。著有《皇极经世》、《击壤集》。《宋史》载：“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，放传穆修，修传李之才，之才传邵雍。”故其应为华山道士陈抟传人。

12．张载，字子厚，北宋真宗至神宗时期人。祖籍大梁，生与长安，久居郿县横渠镇，人称横渠先生。公元1040年，受范仲淹指点，读《中庸》，未能满足。公元1057年中进士，在开封讲《周易》，与其外甥二程（程颐、程颢）见面，共研《周易》。其主要著作有《易说》、《正蒙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完待续）1999年元月一清道人于十翼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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